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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十一五时期要保持现行生育政策的稳

定”，也就是在 2010 年前，计生政策不

会调整。

　　尽管调整不能很快实现，但信中有一

段话让刘日倍感欣慰：“您对生育政策微

调的建议也是我们研究生育政策的方案之

一。国家人口计生委在战略研究报告的基

础上，抓紧目前稳定政策的有利时机，正

在内部进行积极研究，为今后生育政策的

调整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

　　事实上，高层和计生主管部门接到的

建言，远远不止刘日一个人的来信，人口

学界部分学者曾多次联名呼吁立即调整生

育政策、放开二胎。专家们提出最重要的

两个理由，一是中国生育率已经很低，如

此低的生育率将威胁社会发展；二是放开

二胎并不会带来人口急剧增加的风险。

　　关于第二个理由，梁中堂早在 30 年

前就已经开始思考，当别人用纸笔计算时，

他着手在现实中开展实验，以测算放开二

胎带来的实际生育率变化。

　　1979 年在学术会议上“放炮”之后，

梁中堂重新投入到人口学研究中，1984 年，

梁中堂以山西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的身

份，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写信，

建议试行有条件的二胎政策。得到批复后，

梁中堂选择翼城作为二胎试点，翼城因此

成为“人口特区”。

　　如今梁中堂回忆说，选择翼城并没有

什么特殊的因素，如果非要说有什么理由，

可能是当时翼城卫生工作抓得比较好，管理

相对正规，这样对试点的开展会比较便利。

　　翼城试点的全部内容并不是简单的放

开二胎，而是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二胎政策，

限制条件包括：晚婚最小年龄是男 25 岁，

女 23 岁，已婚女性不早于 24 周岁生育第

一胎，30 周岁后可生二胎。

　　翼城试点一直持续到 2000 年，这期间

的多次普查资料显示，翼城的人口控制状

况优于全国平均水平。1990 年第四次人口

普查数据显示，翼城三孩及以上的多孩总

和生育率为 0.18，而山西和全国的数据为

0.76 和 0.68。2000 年到 2010 年，翼城县人

口增长率和人口年均增长率数据，都远远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山西省平均水平。

　　最新的单独二胎政策公布后，“翼城

试点”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媒体上，梁中堂

也常常被记者要求评价翼城实验。作为翼

城试点的主持人，梁中堂却显得非常冷静。

“人口的变化有它自己客观的规律，政策

可能会对这个规律有一定的影响，但基本

的规律不会变化。我很难说翼城的数据和

二胎试点政策之间有怎样的联系。”

　　这些年，梁中堂不时会被媒体拉回翼

城去看一看，但探访常常让媒体失望。和内

地大多数乡村一样，翼城农村的青壮年都出

门打工了，乡村日渐萧条。外出务工的年轻

人从经济负担、孩子无人照料的角度出发，

主动地选择少生，很多家庭放弃生育二胎。

　　与人们的想象相反，提到翼城试点时，

梁中堂没有多少自豪感，反而觉得挫败。

“刚开始试点的那些年，我想用翼城的这

些数据，推动二胎政策向全国推广，但很

多年过去，一直没能实现。”

　　2000 年，翼城试点结束，梁中堂也离

开山西到上海社会科学院任职，这些年，他

从未停止对计生政策的反思。“人口指标是

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不能当做目标来追

求。”现在，梁中堂仍然坚持支持全面放开

二胎，单独二胎新政公布后，他期待生育政

策尽快从单独二胎过渡到全面放开二胎。

　　尽快全面放开二胎，也是刘日的建议。

“我认为，从单独二胎到全面放开二胎，

最多间隔一年左右，最多不超过两年，不

要太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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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所有家庭，

因此，政府在政策调整上谨慎小心，从本

次单独二胎政策的公布就可见一斑。

　　11 月 15 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若干条

重大决定中，“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

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备受瞩目。

新政公布前几天，卫计委回应相关猜测时

提到“我们必须长期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

策不动摇”，很多人把这句话理解为计生

政策不会调整，但熟悉计生系统语言体系

的人都明白，在官方的表述中，计生政策

不等于一胎政策，因此，计划内的政策调

整，也符合计生政策的定义。

　　官方的谨慎与计生政策的历史紧密相

关，30 多年来，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一以贯

之，作为一项自上而下高度重视的政策，

各地各色计生标语。


